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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代浙江教会中等教育
———以杭州蕙兰中学为中心的考察

＊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５）

摘要：浙江是近代中国教会中等教育开展最早也是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西方在浙江创办了２０余所教会

中学，杭州蕙兰中学是其中最著名的教会中学之一。蕙兰中学在５０多年的办学生涯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办学经验，即施行上乘教育的办学宗旨，重视德育、智育、体育、课外活动有效开展的特色教育，具有借鉴和

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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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是近代中国教会中等教育开展最早也

是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在全国享有一定的地位①，

自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

士相继在浙江创办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会学

校。迄至建国初期，浙江共有教会中学２１所。

其中，杭州市私立蕙兰中学（Ｈａｎｇｃｈｏｗ　Ｗａｙｌ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ｙ，简称蕙兰中学）是最著名的教会中学

之一，教学质量高，“当时程度与美国中等学校

相等，毕业生可保送美国藤纳逊、许耳立、非佛

兰、格林格拉、麦苏各大学。”［１］２从１８９９年创办

到１９５０年被“立即接管”［２］３８０的５０余年办学历

程中，蕙
＊＊

兰中学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值得借鉴

的办学经验。现结合相关史料，对此作一探讨。

希望通过对蕙兰中学这一个案的研究，能深入、客

观地理解和认识浙江教会中等教育在中国近现代

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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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美平（１９６４－），男，浙江遂昌人，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教会教育等。

①根据１９３４年初的统计，全国有基督教中学２４０所，学生３４０８１人。其中，浙江２０所，占全国总数的８．３３％；学生３２４９人，占９．５３％。

学校和学生数均位居全国第四。摘自王治心所著《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蕙兰中学的创办及沿革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正值“泱泱神州多事之

秋”，美国北浸礼会甘惠德牧师（Ｗ．Ｓ．Ｓｗｅｅｔ）携

夫人来杭播道，见浙江人文荟萃，而省内学校尚未

普遍设立，于是在杭州石牌楼淳佑桥东购地数亩，

建筑校舍，设立蕙兰学校，“冀灌输泰西文化，以补

我国教育之所不及”［１］１。学校初创时，主要为教

会及教友子弟而设，首班学生仅４人，未几增至

２４人。教师仅３人，即甘惠德夫妇及一名中国

人。学习年限五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

学校暂停。翌年春，学校复课。１９０３年，甘惠德

创办蕙兰女学，招收女生，是为杭城男女同学之先

导。１９１２年，蕙兰女学与贞才女学（１８６７）、育才

女学（１８９９）合并，成为杭州弘道女子中学（Ｈａｎｇ－

ｃｈｏｗ　Ｕｎｉｏｎ　Ｇｉｒｌｓ’Ｓｃｈｏｏｌ）。从此，蕙兰学校专

招男生。１９０８年，教会派慕珥出任校长。慕珥主

政期间，“三育并进，而惠校运动之名闻于江

浙矣。”［１］２

１９１１年，蕙兰学校更名为蕙兰中学堂，学制

由五年改为四年，是时在校学生数达到６７人，教

师１３人。１９１２年，学堂再次更名为蕙兰中学校。

１９１５年，慕珥任满返美，葛德基（Ｅａｒｌ　Ｃｒｅｓｓｙ）自

浙江金华来杭，执掌蕙兰校务。次年，葛德基回

国，教务长徐钺被委以代理校长之职，是为华人

担任教会学校领导之发轫。１９２３年，湖州浸礼

会牧师葛烈腾（Ｅ．Ｈ．Ｃｌａｙｔｏｎ）任蕙兰中学校

长。１９２２年１１月，民国政府颁布“壬戌学制”，

将原来的中学学制由四年改为六年，分初、高中

两级。１９２４年，为了与中国学制相对接，蕙兰中

学将学制延长至六年。１９２５年，北京政府教育

部准予蕙兰中学立案。１９２７年，民国政府颁布

《私立学校规程》，规定教会学校须接受政府的

监督与指导，校长须由华人担任。是年６月，浙

江省教育厅明文规定浙江省境内外人所办教育

无条件予以收回［３］。葛烈腾辞去校长一职，由

徐钺继任，学校更名为杭州市私立蕙兰中学。

经过历任校长的苦心擘画，悉心经营，蕙兰中学

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迄至抗战前夕，学校已成为

设施完善的完全中学，拥有春、秋季１７个班，学生

１３００余人，教职工６５人，图书４万册，校园面积

达５２亩，校舍大小共１６幢［１］５。

１９３７年，抗战军兴，杭州沦陷。蕙兰中学被

迫辗转迁移，迁往上海，加入华东联合中学后，又

与杭州弘道女中、之江大学附中等校联合，设分校

于绍兴。１９４０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蕙兰中学不

甘在敌伪统治下苟存，乃毅然停办。抗战胜利后，

蕙兰中学返杭复校。１９５１年７月，学校由杭州市

军管会接管并与国立浙大附中合并，改称杭州市

第二中学。

　　二、蕙兰中学的教育特色

　　（一）办学宗旨：“与学者以上乘教育”

蕙兰中学“原为教会学生而设，而教外学生亦

获益非浅。”［４］２学校甫一诞生，就提出了培养具有

基督化人格、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人才的办学宗

旨，“本基督博爱之精诚，树储建国之大材，作育后

进，造福人群。”［１］１为达此目的，蕙兰中学制定了

高标准的教学及管理措施，“教授法悉与美国中学

校相等。”［４］３学校的升级标准“各科以七十分为及

格”［４］３。高规格的人才培养标准、极严格的教学

及管理措施为蕙兰中学实施高质量的办学奠定了

基础。

民国以降，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蕙兰中学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调整了办学

宗旨，使之更贴近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１９１７年

制定的《蕙兰中学校章程》规定：“在于秉基督教之

精神，与学者以上乘教育，是以各科并重，精心训

练，尤注意于德育，庶无舍本逐末之病。”［４］８蕙兰

中学调整后的办学宗旨更加务实和具体，给学习

者提供“上乘教育”，重视各科并重，强调德育教

育，以培养具有基督化人格的服务国家的各方面

人才。

进入２０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

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西方在华教会机构受到强有

力的冲击。蕙兰中学顺应潮流，调整了教育方针，

采取了更加契合中国实际的举措，将其办学宗旨

进一步调整为：“本中学以基督牺牲与服务之精

神，根据三民主义完足小学之基础训练，并增进学

生之知识技能，以适应民族生活之需要为宗

旨。”［５］１跟以往相比，蕙兰中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有

较大调整，宗教色彩有所淡化，将增进学生之知识
—７４—



技能与中国社会需要相结合。同时强调人生成长

需要历练，需要“牺牲与服务之精神”。这为后来

蕙兰中学生报效国家、积极参加抗战和推翻国民

党政权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

蕙兰中学没有提及给学生提供“上乘教育”或类似

表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视或做不到这一

点。师资是最能反映学校办学质量的要素之一，

１９２４年，拥有２０名教员的师资队伍中，大学及以

上学历的教师有１７人，占教员总数的８５％。其

中，教会大学毕业的有１２人，占６０％，留学归来

的有３人，占１５％。又如，该校英文部６名教师

中，３人是美籍文学士，２人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大

学上海沪江大学，１人毕业于著名的私立大学上

海复旦公学［４］４。这样的师资构成，就是放在９０
年后的今天，和大城市条件好的中学相比，不见得

会差到那里去，这足以说明蕙兰中学能够“与学者

以上乘教育”。

　　（二）德育、智育、体育、课外活动的有效开展

１．德育教育：期纳学生行动于正轨

蕙兰中学重视学生道德、思想、行为规范之养

成，“期纳学生行动于正轨”［１］３，以便成为“品行纯

粹、学问优美之人”［４］１４。蕙兰中学在德育教育方

面的举措有二：一是通过建章立制，对学生的思

想、行为等进行规范。根据《私立蕙兰中学学则》，

除日常行为管理规范以外，学校还制定了“训育标

准实施细则”，内容具体，有针对性。其中，“积极

的”训育目标包括关于国防训练、体育训练、德性

训练、智能训练、劳作训练、政治训练、社会服务训

练、美感陶冶等八项内容。上述训育目标中，“细

则”又对每一项目标做了具体的规定，例如，“关于

智能训练”的目标是“养成好学精究的态度、审慎

周密的参考”，接着规定了八项要求：求学要精益

求精；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耳到、心到；书中有

疑问须求明了为止；读书要实事求是；按时上课、

定时自修；考试绝对不能舞弊；研究学问须有考据

和发明志向；读书要细心又要有恒心［５］１０－１２。

二是重视宗教教育。宗教是教会教育之基

石，是“任何教会教育机关的首要责任”［７］１０３６，蕙

兰中学也不例外，它将宗教教育列在“三育”的首

位：“本校授诸生以圣道，即德育也。人先有德育，

而后可进于智育、体育，且得收二者之效。”［４］２因

此，蕙兰中学在长达五十余年的办学实践中，用基

督化的人生观、习惯、态度、理想与知识教育学生。

在开设宗教课的同时，还强调须遵守“崇道”规则：

“诸生每日午刻及星期，应齐集礼拜堂研究圣经，

不得告假，以期共明天道，正心术而励身修，至进

教与否，悉任自由，毫不勉强。”［８］７３由此可知，蕙

兰的“崇道”至少体现如下内涵：一是宗教教育始

终是教会办学的宗旨，作为宗教教育的主阵地，教

会学校必须以一贯之地加以坚持；二是宗教教育

不仅要灌输宗教知识，而且还要承担如何做人的

德育教化职能；三是体现了尊重学生选择权的人

性化教育模式，不强求每个学生必须信教，“进教

与否，悉任自由”。这一点还可以从１９４７年的“惠

兰中学布道会活动计划”中看出：星期二，早礼拜

（参加人数约百分之四十）；星期三，祈祷会（自由

参加）；星期四，英文礼拜（全体高中学生）；星期

五，查经班（高年级基督徒学生）；星期六，早礼拜

及青年团契；星期日，主日崇拜（自由参加）、主

日学［９］７。

蕙兰中学在开展课堂教学和宗教仪式以

外，还组织种类繁多的旨在提升学生道德水平

及能力的课外宗教活动，如青年会查经班、祈祷

会、基督徒友谊会、退思会等。其中参加人数最

多、活动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要算青年会。青

年会成立于１９０６年，以信基督的青年为基本会

员，邀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教职员为赞助会员。

活动内容多种多样，如灵性修养集会、德育演

讲、格言露布、读书会、庆祝圣诞大会、会员同乐

会、旅行体育活动以及筹办平民学校、邻童主日

学校、开展卫生宣传等［１０］１９０。可见，活动几乎涵

盖一切学生生活，甚至可辅助某一方面学校的

行政工作。课外宗教活动是蕙兰学生自我提高

和成长的良好平台。

教师以身作则，营造了德育教育的良好氛围。

葛烈腾“平时人很爱学生，尤其爱中国的学生，学

生有什么困难和他商量或被他知道，他都乐于帮

助”［１］９，被称为“尽瘁教育，热心救济，真是中国之

友。”［１］７对于普通教师，蕙兰学子也是赞誉有加。

张振华回忆，英文教师方同源“严而又严，每次上

课的时候，竟不放松一分一秒的问而又问，读而复

读，做而又做，不断地重复着读、听、写、说、做，当
—８４—



时，真使我们感觉到这门功课太繁重了；但是方先

生这样的认真负责教学，直到现在，才觉得他教学

认真的益处……我不知不觉地会感慨到蕙兰是我

受教育的母校，亦是教我学做人的家庭。”［１］３－５正

是这样一群负责敬业、深爱学生的教师群体，营造

了爱意绵绵的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氛围，“全校

学生皆来自各教会，融融泄泄，情同兄弟，学校尤

似家庭。”［１］１

２．智育教育：国文英文并重，培养中西贯通

的人才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强化对教

会学校的管控，对其课程进行了规范，使得官办学

校和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几乎没有差别。即便有

差别，只是体现在显示双方各自侧重的一些科目

的程度上。蕙兰中学为了与公立及其他私立中学

竞争，在中国立足，必须对课程设置作相应的调

整。在重视学科均衡发展的同时，它还提出了如

下措施：

首先，继续保持英文的优势地位。教会学校

是依靠英文和西学在中国扎下根基，吸引广大学

子的。立案前，蕙兰中学的英文课时数很多，“每

周至少 ８～９ 小时，甚至有加至 １２～１３ 小

时，”［１０］１９１英文课本悉用原版。１９１８年，蕙兰中学

英文的平均周学时数为９小时，占总学时数的

３０％，超过了同期的公立中学（平均周学时数为

７．７５小时，占２２．６％）①，
＊

足见其对英文的倚重。

在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蕙兰中学突出会话、阅

读、作文等社会急需的实用能力的培养。立案后，

蕙兰中学被迫大力削减课时。根据１９２６年《本校

历年章程汇订》，学校的英文周学时数由原来的９
小时减至６小时［１１］１７，与教育部的外语课时数为６
小时的规定持平。课时数下降，势必影响其英文

教学的优势地位。蕙兰中学的弥补措施是普遍开

设选修课。例如，除必修的“英语”外，还开设“英

文文学”“翻译”和“近代英文选”等选修课程。再

者，通过第二课堂，如组织英文会、编辑英文刊物、

阅读英文圣经等各类活动。学校还规定，“每周四

全体高中学生必须参加英文礼拜。”［９］７这些举措

使蕙兰中学的英语教学由课内向课外延伸，确保

了英语学习的连贯性，学生依旧能保持足量语言

的输入与输出，使得其教育质量在浙江的各类中

学中依然保持领先地位。

在教学方法方面，蕙兰中学结合语言教学的

特点，突出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１９１１年，美国

教育家孟禄（Ｐａｕｌ　Ｍｏｎｒｏｅ）应邀来校考察。王卓

然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学生自动的团体，有中文

演说会二，英文演说会一……。教室内参观，中学

一年级甲组英文，教师令学生各述其所学者，学生

答者很流畅。孟禄很赞美教师教法之好。又到四

年级参观讲授英文通史，教师为一美国女士，完全

用英文教授，学生直接听讲，教师就书中发问，令

学生回答；又令学生发问，教师回答，或别的学生

代答，其教法很活泼有趣。”［１２］３４６正是“所有学科

均切实用，英文程度尤为高深”，学生毕业后可直

接入以英文见长的教会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或美国

大学，毋须考试［１３］。

其次，重视国文教学。一般认为，教会学校重

视英文，对国文有所忽视②。
＊＊

但蕙兰中学的做法

与众不同，尤其偏重国文。甘惠德曾经说过，“新

生选取，全凭国文，必须以国文程度为依据”。［１０］１９０

根据１９２６年《初级中学学程表》，国文的周学时数

为７小时，英文为６小时。除要求阅读《国语教科

书》外，还要求“以抒情文、学术文、应用文、修辞学

及国音学、文学通论、国语文法等补充之”。高中

国文和英文一样，均为６小时。《高级中学学程

表》的“附注”规定：除上列二项（即学程表中的“国

文评注”“选读”）外，须加授《中国文学史》一年（高

一）、《中国文学概论》一年（高二）、《中国学术思想

概论》一年、《文字学》一学期［１１］１７－２２。可见，蕙兰

中学对国文的要求非常高，其加授的课程是当下

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在课程设置及其要求上

确保了国文和英文平起平坐甚或超越英文的地

位。而且，蕙兰中学还通过制度的杠杆来保证重

视国文的措施落到实处。“当时对英文颇为注重，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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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壬子·癸丑学制”，中学“外国语”四年的周课时分别为７、８、８、８，平均数为７．７５小时。（参见《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一号，第５５
－５６页。）

②过度强调英文，中文教学流于形式是不少教会学校的教学短板。如林语堂就读的圣约翰中学规定英文不及格不能毕业，而中文不及
格可以领到毕业文凭。



……仍以国文为上，试观入学考试时，各科比例为

国文二分，算学一分，地理一分，英文一分，至于平

日更有明文规定‘其有侧重英文抛荒各科者，当停

读英文，补习各科，俾免偏颇之弊’”［１］１－２。作为

教会学校，蕙兰中学将国文突出于各科之上的做

法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蕙兰中学较其他教会学

校对中国社会有着更为成熟的了解，在当下的中

国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３．体育教育：“促进运动之技艺，焕发学生之

精神”

“在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儒学教育中没有体育

的地位。”［１４］１１４教会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开风气的

新鲜事物，是因为采取了许多有别于中国传统学

堂的“另类”做法。重视体育，是蕙兰中学一以贯

之的传统。《蕙兰中学校章程》规定：“本校注重体

育以促进运动之技艺，焕发学生之精神，健壮学子

之身体为宗旨”［４］１５。“本校课程使德体智三育各

得其效。”［４］３可见，蕙兰中学的“另类”在于，它充

分认识到体育锻炼能为将来全面有效的生活提供

身体的保障，因而它敢于打破传统的思维惯性。

蕙兰中学创办伊始，就开出体育课，而１９１２年民

国政府教育部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壬子·癸丑学

制”还没有体育课的设置。直至１９２３年，新颁布

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才开始设有体育课。其

次，设立专门职位，抓好体育工作。学校专设“运

动主任”一职，由美国文学士尤英君任主任。学生

层面的机构是“运动会”，有副正、会长、书记、司库

等若干办事员。再次，狠抓课外锻炼。学校规定，

每天下午四时后为课外活动时间，每个学生都必

须参加运动，违者要罚。“当时规定：下午课后，学

生一律至运动场活动；运动完毕，一律至淋浴间淋

浴，隆冬腊月，概不例外。遇有学生畏寒‘逃浴’，

慕珥则一一点名抓至浴室，淋以莲蓬，不稍姑息。

开始或感‘外国校长’举止‘野蛮’，久而久之，亦得

其益，因之学生体魄，健硕逾恒。如今老年校友缅

念往事，对此印象独深，无不津津乐道。”［８］７３正是

对体育的重视，学校人才辈出，“球类、田径，尤负

盛名。诸如国内大专院校知名教练宋君复、舒鸿、

吾舜文、陈建亲等均出其门，此乃该校一贯重视并

努力提倡故也。”［８］７３宋君复曾作为教练兼翻译率

运动员刘长春等三人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了１９３２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抗战前，

蕙兰中学曾连获杭城中等以上学校篮球锦标赛两

次以上以及网球“果然第一”的锦旗；１９４８年在浙

江省运动会上获田径总分第４名，排球、足球双获

市私立中学对抗赛冠军；１９４９年获足球第一届钱

武肃王杯中学组冠军［１０］１９１。这些可圈可点的成

就，是与学校的重视分不开的。

４．课外活动：注重社团建设，增强学生综合

素质

社团活动，和体育运动一样，是课外活动

极重要的一环，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延展、

连接和深化。蕙兰中学制定了《课外活动规

程》，对社团的审批、组织、活动、考核等作了明

确规定，实行“课外活动绩点”制，绩点与操行、

毕业挂钩，初中绩点在７０以上、高中在７５以

上方为合格。蕙兰中学还组织了特色鲜明、充

满个性的各类学术、文娱、体育团体。学术方

面如“国家研究社”“法学研究社”“晨曦诗词研

究社”“文哲研究社”“无线电研究社”“癸酉级

英算研究社”等。艺术方面如“畅乐社”“国乐

社”“叶蔓剧社”“西画研究社”等。还设有青年

会、布道团、英文会、中文演说会、英文演说会

等。学校也有很多出版物，如《蕙兰》《蕙兰年

刊》《蕙兰校刊》《蕙兰季刊》《雪耻会旬刊》等累

计约３０种。其中有些是校刊，有的是学生编

印的小型杂志刊物，或刊散文、小说、诗歌，或

谈论国事，或讨论宗教，等等。校刊大都是中

英文合刊。

　　三、蕙兰中学的办学成效及其启示

蕙兰中学整整５２年的办学历程，为国家培养

了大批人才。“本校创办以来，对于来学后生，无

不著意栽培，故毕业及修业诸生，担任教师教员，

执业铁路、银行及肄业于本国、美国大学者为数颇

众，均系有用之才。”［４］７蕙兰中学前后共有５０届

毕业生，计有初高中毕业生约２７００人，许多人在

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系各界翘楚。

例如，作家郁达夫、陆蠡；教育家胡家健、陈鹤琴；

翻译家、散文家冯亦代；画家董希文；体育教育家

宋君复；园林建筑学家陈从周；水利专家钱宁；环

保专家金鉴明；材料物理学家周本濂以及著名化
—０５—



学家苏元复等约二十名院士。而且，旅居海外的

港澳同胞以及华裔美籍的知名学者和实业家，很

多是蕙兰校友。蕙兰学子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促

进中西交流中做出了贡献。

通过对蕙兰中学的考察，如下问题值得我们

思考：

第一，如何做好德育工作。教会中学普遍重

视面向“全人教育与文化陶养”的宗教教育。其

实，宗教教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灌输，而是融

入了如何做人的德育教化工作。蕙兰中学青年会

活动几乎涵盖一切学生生活的健康组织，其开展

的读书会、旅行体育活动、筹办平民学校、开展卫

生宣传等事工非常值得借鉴。这些服务事工，不

仅是德育教育，本质上也是课程，属于隐性课程。

又如，用英文做礼拜、阅读英文福音课本，对于当

下的德育教育也是很好的启示。教师可以从《北

京周报》等向英语世界宣传中国的英文报刊杂志

上选取部分浅显的文章，指导学生阅读。这样做，

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增强民族自

豪感，同时，又促进了英语学习，掌握了许多有关

中国事物的英文表达。

第二，如何对待母语。母语是我们为人处世、

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媒介。

从蕙兰走出的郁达夫、陆蠡、冯亦代、陈鹤琴、胡家

健等各界名人，母语基础扎实。他们虽然后来在

国内外的大学进修过，但他们厚实的国文基础是

在中学奠定的。反观当下的母语教学，现状着实

令人担忧。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广

受质疑。语文教学大都着眼于一本教材及若干教

辅，围着应试教育打转，学生缺乏文本阅读训练，

尤其缺乏经典阅读的训练。教育界虽然进行了各

种努力，但“语文还是重病缠身。”①
＊

第三，如何学好英语。现在的英语学习条件

和外部氛围与民国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英语

教学效果不佳，广受诟病，其最根本原因是我们对

阅读的重视不够。许多蕙兰中学学生经过了大量

的文学阅读训练，在毕业时就解决了阅读问题，所

以他们可以直接上美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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